
敬告：一直以来，《今日龙游》得到了社会
各界满腔热情的关心、爱护，更得到众多作者
给予的大力支持、帮助，《今日龙游》编辑部对
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期，《今日龙游》编辑部
着手整理作者投稿、用稿情况，以便支付薄酬，
请各位作者将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及账号告
知方先生。方先生手机号为 13754302161（政府
网 662161）。 谢谢。

七月的南疆，天空湛蓝如洗，层层叠叠堆积的白云
如纯洁的长绒棉花。 这是迷人的地方，我特爱仰望那朵
朵白云。 时光易逝，援疆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我暂别
“塞外江南”乌什县，踏上了探亲的归途。

回到家乡时， 江南大地正经受着近 40℃高温的炙
烤。 在杭州工作的学生姚君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舅舅家
有一棵种了多年的核桃树， 由于杭衢高铁建设要处理
掉，问我要不要挖来种。

我首次见到核桃树是在援疆之初。 去年 4 月到新
疆，因为疫情必须居家隔离，我住在乌什县第一中学教
师公寓里，窗外种着一棵高大的核桃树。 这棵核桃树枝
繁叶茂，结着累累果实。 每天早晨，核桃树上的小鸟清脆
悦耳的鸣叫把我喊醒，给了我一天的好心情。 空闲时，我
数着那些挂在枝头的青皮核桃果，那藏在枝叶间的果子
星星点点，像一个个俏皮孩子的小脑袋。 每天深夜，我在
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入眠，好梦相伴。 那段时间，核桃树
俨然是我的伴侣，我与它说话，也听它讲话。 我与核桃树
结下了情缘。

姚君的电话让我想起了在乌什与我朝夕相伴的那
棵核桃树。 我立即行动起来，在导航的引领下驱车找到
了他舅舅的家，见到了核桃树。 这棵核桃树没有乌什的
那棵高大，但树干、树叶是一样的。 我打电话给种苗木的
朋友，要求他帮我把核桃树移栽到我家去。 那朋友“哈
哈”笑了：这样的高温天气，怎么种得活？ 我顿觉心寒，试
着问姚君的舅妈：能不能等天凉了再来挖？ 对方说，杭衢
高铁施工队就要进场，等不了了。 此时，平地里起了一阵
风，把核桃树的叶子刮得上下翻滚，像极了一双双向我
召唤的小手。 我的心头一震，再次拨通种苗木朋友的电
话，要求他帮我移栽这棵核桃树。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赶到核桃树前等候。 不久，四名
挖工也来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扒开浮土，不料树下堆积
着石块和瓦砾，在用锄头、铁锹挖树时稍不留神就迸出
火星，他们个个衣服很快湿透了。 我殷勤地给他们端茶
送水，向他们请教种树的知识。 他们告诉我，这棵树移栽
后能种活，就如同酷热的大晴天下一场清凉的雨一样不
可能。 我突然想起矗立在乌什县城燕泉河景观带的唐僧
师徒西天取经塑像，想起《西游记》里有这么一段：菩提
祖师要教悟空“腾云之术”，悟空道：“这个却难，却难！ ”
祖师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悟空听从了祖师教
诲，终于学会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本领。 我想，种活这
棵核桃树总不会比学会腾云驾雾难吧？

树挖好了， 吊装公司的吊车就到了。 把核桃树运
到自家院子里栽好，毒辣辣的太阳正好悬在头顶。 扒
拉了几口饭， 我和哥哥就砍竹子给树搭起了遮阳棚。
从那以后，每天早晚给树喷水是我的必修课。 那段时
间，我除了给乌什的孩子上网课，就是在核桃树下转
圈，看看叶子会不会枯萎，有没有冒出新芽。 奇迹终于
在十天之后出现了。 那天早晨，我惊喜地发现树干上
竟然冒出了一些嫩绿的芽苞。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
发现芽苞在一天一天变大、张开，还又长出一些新的
芽苞。

又该启程去新疆了，我和核桃树告别。 此时，它已经
披上了新装，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经过两天一夜的路程，我回到了乌什，又看到了教
师公寓窗外的那棵核桃树，离开一个月，它依然屹立在
蓝天白云之下，繁茂苍翠。 这又让我想起老家庭院里的
核桃树。

因为援疆，我初识核桃树且与核桃树长相伴；因为
与新疆的核桃树的缘，我付出种种辛劳在老家的庭院里
种下了核桃树，种下了我人生中一段援疆的纪念。 由在
老家种核桃树的艰辛，我想到援疆支教：虽然有种种不
适和困难，但只要付出赤诚，用心耕耘，终会迎来枝繁叶
茂、花果飘香的一天！

古田山的宁静
◎杨红萍

核桃树的情缘
◎方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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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多小时的奔波，有些慵懒
和倦意。 我从车上下来，与合欢树
不期而遇，它以一种安然静默的姿
势落入眼里，几片残剩的黄叶依附
着枯瘦的枝桠在风中摇晃，颓美肃
然。 记忆中的合欢树总是放肆而纵
情地绽放着伞状粉色的小花，这一
刻，它花期已过，在路旁无声静立
着，如同隔水的苍茫。

我到古田山时，是冬季。 冬天，
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宁静，我的眼前
如同一幅远山秀水的摄影作品，寥
落悠深： 连绵起伏的暗绿山峦，清
幽逼仄的山谷，连同岿然而立的山
门，飞檐翘角的石亭，青瓦白墙的
山庄。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有一次
奔赴， 可以扔弃尘世所有的喧嚣，
心无旁骛地将自己安放在蛮荒苍
茫的大山里， 看山与水的抵死缠
绵。 这个浓冬，我终于跋山涉水而
来，古田山在我的眼前一片静谧。

古田山，只一个名字，已经有
了深深的古意，更何况它在群山怀
抱之中。 想起那来时的路， 曲折迂
回，经过田野、茶林，翻过沟壑、远山，
越来越冷寂，越来越荒僻，仿佛从来
无人走过，从来无路可走。终于走近，
看古田山庄倚群山而立，清寂，悠远。
山路两旁在春夏萌生繁密花海的紫
薇和野含笑，这刻已经是树叶茂密的
绿树。 只有合欢树的叶子变黄了，凋
零了， 如同删繁就简了所有的热
闹，剩下了简单的枝干。

安顿好行李，走出山庄。 门口
一侧是空旷的停车场，对面有网球
场，有秋千，有旋转的椅子。 不去想
最原始的场景里突然加入了现代
的元素，我宁可回过头来看一棵最
清宁的合欢树。

风景开始铺排。 我看见整个山
林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热闹地在眼
前蔓延，绿的木姜、杜鹃，黄的银
杏、悬铃，红的枫树、槭树。 我突然
发现，除了合欢树，还有秀丽槭、厚
朴、猴欢喜、紫茎、虎皮楠、连香树
……这么多珍贵稀有的树种安然
地静立在山庄的对面，葱茏、挺拔、
俊秀、跋扈。 我不知道它们是移植
的还是原本就生长在这里的，更不
知道它们这一站到底站了多少岁
月、经历了多少风霜，凛冽的时光
里它们有过怎样的繁华和清寂，最
后才迎来和我这样深深的对视。

树下的苔藓爬得到处都是，看
上去浓郁、湿绿，带着苍茫的味道，
我仿佛走进了原始森林，不由得开
始恍惚起来。 这时候，没有世事的
喧扰， 也不用去管时光如何蹉跎，
一切如此宁静。

我走到不远处的科技长廊，坐
下，看迎面几棵银杏，叶子簌簌落
了一地，却风骨葳蕤。

下午二点，微风吹拂，阳光浅
淡。 站在路边，周围是连绵起伏的
山峦叠影，我决定登山去。

走在山路上， 山风扑面而来，
有木荷的清香在淡淡地飘逸；大片
大片的青冈结出了绿色的果实，在
风中簇簇摇动；浓密的灌木丛里夹
杂着紫茎、石楠、马尾松和甜槠。 甜
槠枝叶深绿，树干通直，高耸入云，
抬头望不到它的顶端。 最常见的是
马尾松，针一样尖锐的枝叶，暗褐
色的松果，眨眼就要滴落的树脂。

一边看， 一边慢慢往高处走。
山路越来越狭窄，两边已经有落叶
开始堆积，并不时有微黄的树叶轻
轻飘坠。 冬天的景象依然如期降临
在这远山里。 也许是在登山，我感
觉不到属于冬天的清冷，仿佛是秋
高气爽的日子，却分明在苍翠丛中
还看见了一些颜色逐渐浓重的叶
子和一些渐渐从树干上剥离的树
皮。 季节在转换，冬渐深沉。

山路一片宁静，我可以那么清
晰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喘息声，
直到邂逅一道瀑布。

水流如同白练垂空， 直泻而
下，迎头撞上那些奇岩怪石，顿时
飞溅起无数晶莹透亮的水珠，转瞬
又成烟成雾。 它们迂回着跌入深不
见底的水潭， 回荡起清脆的声音。
水边有石亭，几个孩童正在追逐嬉
戏，大人们笑着，叮嘱着。 水声、笑
声、嘱咐声，这些凡俗的声音弥漫
在这片宁静里，遥远而亲近，如同
夜半听到寂静里传来的远远的更
声。 这是尘世的亲暖。

逆流而上。 狭窄的山路开始与
泉水缠绵交织， 潺潺水流澄澈见
底，偶尔有小鱼跃出水面，转而又
调皮地开始追逐漂浮的落叶。 四周
的山林愈加浓密了，抬头，树荫遮
天蔽日，整个人被浓郁的绿色包围
着。 不止马尾松，我还看见了香果
树、 黄山木兰和成片成片的连香
树。 原始森林已经呈现在我的眼
前。 浓郁的青苔，密密层层的灌木，
还有从远古走来的珍稀而高大粗
壮的树木。 我满眼是绿，仿佛心也
被染绿了，便宁静着，任它随意吞
噬着，不想发出点点声音。 这样的
时候， 天地万物似乎不再存在，只
有丛林中的我， 在慢慢地行走，慢
慢地被淹没。

我甘愿就此被淹没。
突然遐想起来：若是突然闯来

一只黑麂或云豹会怎样？ 我可不可
以遇上那娴雅华丽的白鹇？它们本来
珍藏在书上和词典里，但是这时候我
有些贪婪。 我四下里寻找，我想在我
这样的行走里， 与它们有一次亲密
的接触，只一次。 纵是凛然和危机
四伏，我想我也会怦然心动。

有腐朽的老木横亘在脚下，我
蹲下来， 看见一丛一丛的云菇，正
在恣意地生长。

世间有很多绝美的风景都隐
藏在幽深的山峦之中， 譬如天池、
九寨，再譬如古田山。

踏着厚厚的落叶，避开横曳的
荆棘，挪开像蟒蛇般满地缠爬的古
藤，沿涧拾级而上，穿越一大片高
大古苍苍的森林，我终于攀上了海
拔 850米处的古田山顶。 这个过程
就好象只身穿过记忆中一条漫长
的时光隧道，经历了幽深、黑暗、冷
清之后，才渐渐看见了湛亮的天和
姹紫嫣红的缤纷花朵。 我凝神看眼
前一切，是宁静的空旷和绝美。

千涧流唱，云气涌动，茂密湿
生的植被茸茸生烟。 才浓雾弥漫，
风动，转眼云散。 眼前绿涛翻滚，侧
耳，是惊天动地的啸声，让人仿佛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与风浪搏击，
而瞬间又风平浪静，一方将近百亩
的平地便于这静中赫然出现。 这是
古田。

我翻山越岭，就是为寻这古田
而来，空阔，遥远，还有田边千年的
凌云寺。

森林苍翠，古田空旷，凌云寺
就在这片深绿的空旷和苍茫里依
山而建。 远远看去，寺庙宛然一道
寂静的音符在深山老林中跳跃，韵
律古老，遗世而立。 我不去想高山
之巅的千年古刹有多典雅，有多悠
远，有多沧桑，我只贪婪地看。 它和
众多江南老屋一样，简单，素朴。 黛
瓦白墙浮上了岁月的尘烟，暗红色
的门楣已经慢慢开始古旧，漆痕斑
驳的木门上写满了褪色后凋零的
繁华，“凌云寺”三个字看上去遒劲
苍茫，却绽放着时光的寂寞。

走近凌云寺，推门而入，馥郁
的檀香扑面而来，寺内空旷，有修
直的青松，高巍的翠柏，阳光从树
梢悠然泻下，藤藤蔓蔓爬满了院四
周的矮墙。 偶尔听见有人说话的声
音， 原来是寺内僧人在轻声唱颂，
善男信女在默默祷告。 我邂逅了一
场佛音缭绕，我看见了一张无比从
容的脸，我的心顿时宁静了下来。

如此幽静， 宛然旷世的寂寥。
古田山顶已经人迹罕至，但还有如
我的游人，是不是？ 不说朱元璋曾
在这里整训部队，也不说方志敏曾
在这里落脚题词，墙上那模糊的笔
迹早已经无从认起。 眼前，我所看
见的是千年之后依旧原始的空谷
幽林，它青得寂寞，绿得消魂，还有
这破僻的古刹，它老得清凉，静得
落寞，却都婉转着，悦耳悦目着，凛
凛然涤去了一身的尘埃。

临风。放眼。 我在宁静之上，不
看世事到底如何沧桑。


